
 

钟南山：人的一生，总要留下点什么

作者：writer 来源：科学网

本文原地址：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35059.html

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钟南山：人的一生，总要留下点什么
。我出生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父母给我取名“南山”，因我生在南京，南京有个钟山，
爸爸说，干脆取名钟南山吧！他希望我像大山一样，经历过大风雨，还能够屹立在那儿，茁壮成
长。

听外婆讲，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把我家的房子炸塌了，我被埋在土里
。外婆紧张极了，一直扒着砖头瓦砾，拼命把我挖了出来。那时我的脸已经黑紫，她把我的鼻子
清清，又按按我的身体⋯⋯我活过来了。我的命还挺大。

后来，我们逃到贵阳。刚买了新房子、添置好家具，日军的炮弹又来了。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只
有咸菜吃，偶尔有块腐乳就很不错了。贵阳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房间里很多臭虫、跳蚤，
我们的头发上长着虱子。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外面放炮仗的声音，跑到大街上一看，到处灯
火通明，大家开心地欢呼。接着听到电台说：“日本投降了！”

1946年，我们家离开贵阳，到广州安顿下来。我的父亲钟世藩是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妈妈廖月
琴是护士长。有一年，我家住的小楼天台上突然多了很多小白鼠，一问才知，父亲是在做乙脑病
毒的实验。当时医院很困难，父亲就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小白鼠养在家里。我觉得很有意思，父亲
便安排我喂小白鼠。小白鼠养得多，我家总有一股老鼠味儿。有人来找我们，邻居就说，你只要
闻到老鼠味儿，就知道他们家在哪了。

邻居们经常带孩子来找父亲看病。孩子病好了，家长开心，父亲也开心。这些事耳濡目染，让我
从小就觉得做医生能帮人解决困难、减少痛苦，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如果我不做医生，或许会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读高三时，在广东省的一次运动会上，400米项
目我跑出了53秒05的成绩，出乎意料地打破了广东省纪录！后来参加全国运动会，我得了全国第
三名。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问我要不要来当运动员，我回家和父母讨论了半天，决
定还是学医。父亲说，学医不单让自己身体好，而且能帮助别人，让别人身体也好。于是我考取
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不过，我仍喜欢体育运动。竞技运动不是单纯训练身体，而且有益于锻炼人的意志品质，争上游
、讲究团结和时间效率，还有不服输的精神。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
为可贵的。

我与妻子李少芬的结缘，也与体育有关。从广州到北京后，我周末常去姨婆家玩，在那里结识了

                                                   1 / 4



 

李少芬。当时李少芬是国家篮球队队员，我常到她的训练基地去锻炼。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从北
医骑车到龙潭湖去找她。骑了一个半小时，天气很冷，电话也不方便，找她找不到，我很丧气地
又骑了一个半小时回校。结果同学对我说，她从龙潭湖骑车来北医找我了！我心里头突然非常温
暖。尽管我俩没见着，但是，我们确认了对彼此的感情。

李少芬一直是国家队的主力。1963年底新兴力量运动会，领导对她开玩笑说，如果女篮拿了冠军
，你就可以结婚。几天后，真的夺冠了！相恋8年的我们结婚了。

1971年我回到广州，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一天晚上，父亲和我聊天，聊到一半，他突然问了一
句：“你今年都35岁了？真可怕。”然后沉默了。父亲35岁时，早已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回国
成为知名的儿科专家。而我经历了下放农村、烧锅炉，刚回到医生的岗位上，甚至还没接触临床
。我的35岁，差得太远了！

这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在医院我只是最低级的住院医生，我主动要求到
急诊室工作，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解决医学急重问题的方法。过了半年，我基本熟练掌握了常见
急诊患者的诊治，正想申请到病房进一步提高，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要求我参加研究慢性支气
管炎防治的任务。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点。

当时全国只有从事结核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少有呼吸疾病的专家，医院里也没有专门的呼吸科，
这是一门从零开始的学科，非常困难。有一天，我在为慢支炎患者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咳
出来的痰，不仅痰量不同，颜色、黏度、气味也都不同，结合在北医生化教研组进修的知识，我
突然有一个奇想，患者的痰或许是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我收集了不同患者的痰液，进行生化成分
及酶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将慢支炎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病理生理类型，从而采用中西医结合的
方法分类治疗，其疗效比常规方法提高50%。这项研究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43岁那年，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到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我第一次去见导师弗兰
里先生。那次见面不是“面对面”，而是“面对背”。他在屋里煮咖啡，我进去了。他问，你想
做什么研究？我讲了讲自己的想法。他说，你们中国的医学毕业生学历在国外是不被承认的，你
先去看看我的实验室吧，有兴趣就做些研究。导师背对着我谈了六七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有点孤独，但想到国家送我们过来有多不容易，我就暗下决心，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实力
！

导师对我的改观源于一次实验。我研究的课题是吸烟的主要成分——一氧化碳对血液中血红蛋白
的影响。此前，我的导师曾用数学公式来算碳氧血红蛋白和氧运输的关系，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
。但我认为，用实验的办法来观察，才能得出更严谨的结论。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找朋友来收集
血远远不够，我只好在自己身上抽，3周内前前后后大概有800毫升，才校准了仪器。做吸烟实验
，我决定自己上，一边吸一氧化碳，一边抽血检查。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相当于连续吸了
60支烟，同行们都担心我出问题，我有些头晕，但为了取得全过程数据，坚持继续吸入，直到浓
度达到22%时，终于得到了完整的曲线结果。

实验证明，导师所用的数学曲线有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是错的。我请导师看我的结果，他大为诧
异，也很高兴，一把抓住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太好了！我要推荐你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内科
学会去作演讲！”那次之后，导师和同事都改变了对“钟医生”的看法。

留学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搞好基本功。没有走好第一步，不要走第二步；第一步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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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或重复性很好，再走第二步。这与父亲对我的教导是一致的。我曾在农
村给一个患肾病的孩子看病，根据血尿症状，有一位医生认为他是肾结核，对他进行一些相关治
疗。回家后，我和父亲讲起这件事，说到一半，父亲反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肾结核？”
听到这话，我蒙了，真的答不上来。父亲平时讲话很少，一讲就讲到要害。

父亲晚年由于痰咳不出来，呼吸困难，最后3年生活质量很差。我担任父亲的主治大夫，他非常
信任我，让我大胆地去做实验，但当时的医疗只能到那个水平。他去世后不到两年，一个新的仪
器问世了——无创的人工呼吸机，对他最合适。有了这个仪器，也许他能活到90岁。这也成了我
终身的遗憾。

父亲的嘱托我一直记着——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得有依据。在抗击非典时，我指出新闻所说
的衣原体感染是错误的。抗击新冠疫情时，我第一个在电视上讲到“人传人”，都是掌握了依据
才敢下的判断。

2002年12月22日，有一个从广东河源转过来的患者，说吃了一顿饭后就开始发高烧，很快出现呼
吸困难。用过很多抗生素，仍然不管用，3天时间肺就全白了。不寻常！

这是首例报告的非典患者。

紧接着，症状相同的患者接连出现。2003年1月底发病最厉害的时候，一个人传染一家子。患者
收进诊室后，有些医生不敢进去，送药、递餐都通过窗户。这种气氛我觉得不对。我认为，只要
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及戴口罩，就不容易被传染。会诊结束后，我说，将市内那些重患者都转给
我们医院。患者来了，我们的护士照样见他，给他量体温，那种恐怖气氛马上就解开了。

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人员共同努力下，大家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提出“三早三合理”
，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并发症，可有效
避免更多的伤亡。这套方案后来成为通用的治疗方案。医生队伍稳定，社会稳定就有保障。

2020年春节假期，新冠疫情袭来，全国再一次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许多医护人员自愿去最前
线的地方、最艰苦的地方、最容易感染的地方，去战斗。我向他们致敬。大家同心，是一定能够
过难关的。

我面对的是生命，是生和死的问题，这一点儿都不能含糊。我的压力来自患者的生命。面对质疑
，我没有想太多，只想把患者救活。这是我最大的追求。

近年，我向中央提议建设国家实验室，以应对下一个X疾病。X疾病是什么？任何人都不知道，
但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预测到可能是哪些。未来10年可能在医学上是一个极大变化的时代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很多问题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谁现在不抓住人工智
能，再过几年就会落后。

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要学会把人工智能应用到本专业中。但同时，人工智能代替不了医学人文
，代替不了医患的沟通。人工智能是在技术上解决问题，但难解患者的心理焦虑。一个人得病，
他一定会心理得病。心理状态，对于疾病向恶化还是向改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要解患者的“心
病”，需要医生来交流。医生救的不是病，而是人。

如今我已年届九十，但还不觉得自己老。早上7点起床，工作到12点半，午休一会儿，下午3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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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工作，晚饭后再工作两小时，11点睡觉。主要的临床是搞大查房，就是全国多家医院联合一块
看疑难病。也阅读一些最新的医学期刊，不要局限于实验室，多看看国际新闻，拓宽自己的视野
。另外，抽空在室内跑步、划船、举重，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是我最好的休息。真正的变老，是
不想学习新东西了。

在我现在这个年纪，主要任务不是自己研究一个项目，而是如何更好地协调，团结大家完成一个
共同的任务。广州国家实验室现有1000多人，能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好平台，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父亲曾说：“人的一生，总要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只要留下点什么，你就是没白活。”我常
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想来想去，我是一个医生，如果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工作给社会带来一点
价值以及进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益的。

作者：钟南山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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